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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的敌视和攻击既有悠久的历史根源，
也有出于现实考虑的策略运用。 “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宗

教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 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伊朗通过支持叙利

亚和伊拉克两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对其进行打击。 叙、
伊两国内外环境的不同，使得伊朗在两国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目

标、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效果深

受美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等域内外大国的影响。 总体来看，伊朗初步

实现了消除“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威胁的战略目标。 然而，以“伊斯兰国”
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势力对伊朗的威胁短期内仍难以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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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认同问题研究”（１４ＹＪＡ７７００１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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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建立跨越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推行政教合一的

“哈里发国家”作为终极目标，采用基于宗派主义的动员手段，强调通过消灭什叶派、
世俗逊尼派等“叛教徒”实现“净化伊斯兰教”的目的。 ２０１６ 年以来，在国际反恐力

量的围剿和打击下，“伊斯兰国”组织遭受重创，但该组织在现实层面和思想领域对

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仍将长期持续，其中对中东地区什叶派的威胁尤其严

重。 伊朗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它作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重要的支持

力量以及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不可忽视的参与者，对遏制“伊斯兰国”组织

的扩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探讨伊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和伊朗的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是在“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基础上形成

的极端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极端的圣战萨拉菲主义。 中东变局以来，“伊拉克伊

斯兰国”组织利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和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的地区动荡乘势崛起，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建立了一个准国家政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该组织宣布建立

“哈里发国”，并更名为“伊斯兰国”。 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国”组织将什叶派视为

必须被消灭的“叛教徒”，什叶派占人口主体的伊朗因此成为该组织最主要的攻击目

标之一。
（一） “伊斯兰国”组织反什叶派的历史及现实根源

在宗派属性上，“伊斯兰国”组织属于圣战萨拉菲派①，其反什叶派的思想最早可

以追溯至伊本·泰米叶时代，同时也吸收了沙特瓦哈比派的教义思想。
伊本·泰米叶是伊斯兰教法学派罕百里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历代萨拉菲

派学说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对什叶派的敌对态度。 伊本·泰米叶曾发布过三项

针对什叶派的“法特瓦”（即伊斯兰教法令）。 当时的什叶派实际上就是沙姆地区的

努赛里派（Ｎｕｓａｉｒｉ），即今天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前身。 伊本·泰米叶的法特瓦包含了

诸多对什叶派思想和历史的误解，这些误解至今仍然被许多逊尼派穆斯林所沿用。
在当代叙利亚，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反对派采用伊本·泰米叶的反什叶派思想，攻击

·０２·

① 萨拉菲派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主张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特别强调净化信仰，遵
经崇圣，其典型代表人物是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伊本·泰米叶。 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深受萨拉菲

派的影响，１８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的先驱。 当代萨拉菲主义可以分为传统萨拉菲主

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三大派别，其中，圣战萨拉菲主义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

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 参见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探析》，载
《西亚非洲》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４８ 页；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６－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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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派并质疑他们作为“真正的穆斯林”的地位。① 伊本·泰米叶在法特瓦中借助

问答形式，将什叶派视作“异端”，禁止逊尼派与什叶派交往，允许对什叶派进行屠

杀，并禁止逊尼派将什叶派“埋葬在穆斯林的墓地中”，宣称他们是“没有权利和不应

受保护的不信者”。 萨拉菲派因受伊本·泰米叶思想的影响，很少去区分什叶派内

部各种派别之间的差别。②

１８ 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宗教学者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１７０３ ～
１７９２ 年）在继承伊本·泰米叶反对泛神论、反对异端思想的基础上，抨击圣徒圣陵崇

拜、民间迷信及奢靡之风，号召遵经革俗。③ 阿卜杜·瓦哈卜将什叶派视为在信仰上

偏离正道的教派，并否定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 在此基础上，瓦哈比派教

徒将什叶派视为异教徒、多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一些保守的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甚

至将什叶派视为和犹太人与基督徒一样的敌人。
“伊斯兰国”组织的奠基人扎卡维是一个极端仇视什叶派的圣战萨拉菲分子。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他在写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一封信里攻击什叶派，为该派贴

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潜藏的蛇、狡猾险恶的蝎子、间谍敌人、偶像崇拜者、多神教徒”
等标签。④ 扎卡维表示，如果本·拉登和扎瓦赫里无意支持“反什叶派战争”，他将拒

绝加入“基地”组织。⑤ ２００５ 年夏天，扎卡维宣布“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对“拉菲

达（ｒａｆｉｄａｈ）”⑥全面开战，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⑦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扎
卡维在被美军击毙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面对犹太人和基督徒这样具有

侵略性的异教徒，穆斯林没有胜算，也不具备优势，除非歼灭掉连犹太人和基督徒都

不如的、以‘拉菲达’为首的叛教徒群体”⑧。 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外，扎卡维领导

的极端组织针对什叶派发动暴恐袭击还具有现实层面的策略考虑。 扎卡维认为，在
伊拉克频繁制造针对什叶派的血腥暴力袭击事件，可以在攻击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

的同时，引发伊拉克国内的教派冲突，实现乱中取胜的目的。
巴格达迪领导的“伊斯兰国”组织继承了扎卡维的斗争策略，该组织不仅攻击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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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霏：《法特瓦与阿拉维派被承认的历史》，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０ 页。
Ｊｅｆｆｒｙ Ｒ．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ｈｉａ Ｐｏｌｅ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ａｌａｆｉ⁃Ｊｉｈａｄｉ：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ａｓｉｒ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１０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５０５－５０６．
敏敬：《伊本·泰米叶的时代及其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３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ｓｓａｎ， ＩＳＩ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ｇａｎ Ａｒｔ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８－２９．
［英］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基地秘史》，林达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６３ 页。
“拉菲达”系阿拉伯语单词 ｒａｆｉｄａｈ 的音译词，原意为“拒绝”，逊尼派使用该词指代什叶派，意在强调

什叶派拒绝承认前三代正统哈里发的政治主张。
Ｊｅｆｆｒｙ Ｒ．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ｈｉａ Ｐｏｌｅ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ａｌａｆｉ⁃Ｊｉｈａｄｉ：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ａｓｉｒ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 ５０９．
Ｎｉｂｒａｓ Ｋａｚｉｍｉ， “Ｚａｒｑａｗｉｓ Ａｎｔｉ⁃Ｓｈｉ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ｒ Ｂｏｒｒｏｅｅｄ？，”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ｄｓｏｎ．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９９０８－ｚａｒｑａｗｉ⁃ｓ⁃ａｎｔｉ⁃ｓｈｉ⁃ａ⁃ｌｅｇａｃ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ｒ⁃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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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政府，还大规模屠杀什叶派平民。 巴格达迪宣称什叶派是叛

教徒，号召全世界穆斯林攻击什叶派。 “伊斯兰国”组织激化或维持教派矛盾的做

法，也激起了什叶派的激进思想，导致什叶派激进分子针对逊尼派穆斯林采取了类

似的暴行。① “伊斯兰国”组织意识到，很多普通逊尼派穆斯林都认为伊拉克的什叶

派政府和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政府实行高压统治，因此该组织的计划是将自己塑造成

“真正的和纯粹的逊尼派理想的保护者”。② 在行动上，“伊斯兰国”组织针对什叶派

平民目标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不断制造恐怖效应。
（二） “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的安全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根深蒂固的教派偏见、激化教派冲突的策略以及该组

织在伊拉克的攻城略地，一度对伊朗的边境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随着 ２０１４ 年以来

“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迅猛扩张，伊朗边境安全受该组织的威胁不断加剧。 伊朗

国家新闻机构法尔斯通讯社开始指责外国势力资助“伊斯兰国”组织，并把这场冲突

描述为教派冲突。③

伊朗和伊拉克拥有 ９１０ 英里的共同边界，④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伊朗政

府迅速作出反应。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伊朗内政部长法兹里表示，伊朗一直密切关注邻国

伊拉克的局势。 他指出：“‘伊斯兰国’就在距离我国边界 ５０ 公里的地方，我们还没

有发现国内有任何可疑的情况。 如果‘伊斯兰国’接近我国边界，毫无疑问，我们将

会开战。⑤”伊朗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礼萨·普尔达斯坦准将也表示，如
果“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占领与伊朗接壤的伊拉克东部领土，伊朗陆军将进入完

全战备状态，击退恐怖组织。 他声称，“伊斯兰国”组织敢向伊朗方向哪怕迈出一步，
其在伊拉克境内的恐怖分子都将被消灭。⑥ 随着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合

围剿和打击，以及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不断收复失地，该组织对伊朗边境安

全的直接威胁警报得以解除。
此外，“伊斯兰国”组织在地缘政治层面也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 “９·１１”事

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朗的宿敌萨达姆政

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什叶派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客观上改善了伊朗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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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ｒｏｎ Ｚｅｌ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ｃｃ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ｙ ＩＳＩＳ Ｂｒａ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Ｂｒｕｔａｌ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Ｍｕｒｄ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Ｊｕｎｅ
１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ｔｈｅ⁃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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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６．
Ｉｂｉｄ．， ｐ． ４．
戴滋仪编译：《伊朗称若“伊斯兰国”靠近其边境将坚决回击》，环球网，ｈｔｔｐ： ／ ／ ｍｉｌ．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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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ＩＳ 遭伊朗警告后撤退至距伊朗边境 ４０ 公里处》，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７ ／ ６９４２７１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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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 然而，“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对伊朗构成了新的地缘政治威

胁。 一旦叙利亚和伊拉克被“伊斯兰国”组织攻陷，伊朗苦心经营多年的中东什叶派

同盟不仅面临瓦解的危险，伊朗本土也将面临该组织渗透的直接威胁。 伊朗认为，
如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亲西方的逊尼派叛军推翻，伊拉克因教派冲突和族群纷争

而陷入分裂，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出现严重下降。 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维

持阿萨德政权的统治是伊朗在该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因此，“伊斯兰国”组
织对伊朗造成的威胁不仅是边境安全问题，而且是涉及伊朗地缘政治利益的重大

问题。

二、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及措施

伊朗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关系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境外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
伊朗主要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两条战线来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国”前，伊朗将打击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据点作为主要

任务。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推进并逼近伊朗边界，伊朗被迫加大了

对伊拉克局势的介入。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制订主要基于自身的外交

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追求。
（一）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考虑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霍梅尼的外交思想一直是伊朗外交的指导思

想，决定着伊朗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和方向。 霍梅尼期望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来
建立伊斯兰世界的新秩序，导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一度紧张，并引发了持续八

年的两伊战争。 霍梅尼逝世后，伊朗外交政策日趋务实。 “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

战略经过两伊战争的阵痛后大有收敛。 这种外交调整说明伊朗正在从‘输出伊斯兰

革命’转向寻求民族国家的利益。”②

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威胁方面，伊朗依然遵循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并延续过去

的外交传统。 伊朗领导层将“伊斯兰国”组织视作美国、以色列和海湾逊尼派国家的

“阴谋”，以及世界上所有反伊朗势力的集中代表。 在伊朗人看来，伊朗作为一个伊

斯兰国家，在世界上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作为一个什叶派国家，在伊斯兰世界内部

处于被压迫地位。 因此，伊朗人对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高度敏感，对宗教安全威

胁的敏感性有过之无不及。③ “伊斯兰国”组织公开宣称以所有什叶派和伊朗为其主

要攻击目标，在行动上则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并一度逼近伊朗边境。 “伊斯兰国”组织

·３２·

①

②

③

Ｓｈａｈｒａｍ Ａｋｂａｒｚａｄｅｈ，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ｅｓ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Ｓｈ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 ５２．

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４３ 页。

赵广成：《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体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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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反什叶派思想的宗教极端主义，近年来对伊朗国家安全和宗教安全构成了

严重威胁。
伊拉克和叙利亚是具体国情和外部环境各不相同的两个主权国家。 叙利亚

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这种联盟关系使伊朗能够将触角延伸至地中海

地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很快为巴沙尔政府提供金钱、设备和军事援助。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海湾国家一直认为，伊朗基于什叶派的教派认同来制定

对外政策。 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深入发展，伊朗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越来越多地

被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解读为基于什叶派教派联盟的选择，这无疑强化了叙

利亚内战的教派冲突色彩。 事实上，伊朗与叙利亚政府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组

织时一直突出反恐合作，并极力避免教派色彩。 相比较而言，“伊斯兰国”组织

对伊拉克的威胁更加严峻。 伊拉克的局势发展直接影响着伊朗的国内安全，
“伊斯兰国”组织的溢出效应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利益构成威胁，包括数十亿美元

的出口贸易、能够维系伊朗影响力的伊拉克什叶派支持者、存在独立倾向的跨国

库尔德人问题等。 伊朗高层中虽然有人质疑伊朗政府对叙利亚内战的深度介

入，但普遍支持该国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 对伊朗而言，叙
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是肢体之忧，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则是心

腹大患。
（二） 伊朗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与措施

自 １９３２ 年伊拉克独立以来，伊朗与伊拉克两国关系跌宕起伏。 １９７９ 年之前，两
国同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支柱，保持着良好关系。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

的什叶派世界主义与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泛阿拉伯主义产生冲突，双方进行了长

达八年的惨烈战争。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两伊关系迅速修

复。 “伊斯兰国”组织的不断壮大使得伊朗与伊拉克面临共同的威胁———该组织曾

发誓要根除什叶派，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逊尼派的“哈里发国家”。①

在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利益、教派利益、外部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伊朗确

立了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原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第一，强调遵守国际法，尊重伊拉克的国家主权。 伊朗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

的问题上表达了对伊拉克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尊重，表示不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

克作战。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伊朗总统鲁哈尼曾表示：“我们准备在国际法框架内根

据伊拉克国家的要求提供帮助……如果伊拉克政府提出要求，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但我们从未考虑过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作战。”②对于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空袭行动和

可能的地面军事介入，伊朗表达了敦促美国尊重伊拉克主权的立场。 鲁哈尼曾指

·４２·

①
②

Ｄｉｎａ Ｅｓｆａｎｄ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ｉａｎｅ Ｔａｂａｔａｂａｉ， “ Ｉｒａｎｓ ＩＳ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 ３－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Ｑｕｄｓ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ｎ Ｉｒａｑ，” ＦＡＲＳ， Ｊｕｎｅ ２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ｆａｒ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ｔｅｘｔ．ａｓｐｘ？ ｎｎ＝ １３９３０４０３００１２６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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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一个国家实施轰炸必须依据合法程序，要么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要么根据

该国领导人正式提出要求来实施”①。
第二，维护伊拉克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伊朗认为，如果伊拉克分裂成什叶

派国家、逊尼派国家、库尔德联邦三个小国，伊拉克将不再是一个什叶派占人口多数

并对伊朗友好的国家，这无疑将削弱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 一个独立的逊尼派国

家可能与沙特联合，成为前复兴党成员的潜藏地。 一旦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建

国，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国内的库尔德分裂势力将对这三个国家产生消极影响。
伊朗外长扎里夫曾表示，伊朗首先想要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地区国家也都希望

维持伊拉克现有的国家边界和安全统一，伊拉克一旦解体，将对整个地区造成

灾难。②

第三，弱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行动的教派色彩。 面对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强烈的反什叶派思想，伊朗领导人注重弱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行动中的教

派色彩。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在伊拉克发生的不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

战争，傲慢的强权势力想利用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势力和“伊斯兰国”组织剥夺伊拉克

的稳定和安宁。③ 伊朗认为，“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不应属于伊斯兰教的

范畴。 伊朗外长扎里夫曾表示不会将该组织称为“伊斯兰国”，因为它既不是伊斯兰

教，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基于各种特殊原因形成的复杂的恐怖组织。④ 伊朗认

为，如果突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反恐行动的教派色彩，不利于削弱该组织在伊拉

克的社会基础。 在伊朗看来，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最有力的软实力工具，“阿拉

伯之春”是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的延续和“伊斯兰的觉醒”。 但“伊斯兰国”组织在其

极端意识形态中突出反什叶派的宗派主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伊朗意识形态的吸

引力。
第四，避免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注重“幕后”参与。 在军事上，伊朗竭力避免

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与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 在危机早期，伊朗

一直否认伊拉克境内存在伊朗军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从未

向伊拉克派遣任何部队，“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未将我国部队派遣

至他国开展军事行动”⑤。 伊朗坚称不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有其历史原因。 两伊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伊朗总统在会见记者早餐会上的讲话，参见“ Ｉｒａｎ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ｎ Ｉｒａｑ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ＳＩ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 ／ ／ ｉｒａｎｐｒｉｍｅｒ．ｕｓｉｐ．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４ ／ ｓｅｐ ／ １５ ／ ｉｒａｎ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ｉｒａｑ⁃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ｉｓｉｓ，登录

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Ｍｉｃｋ Ｋｒｅｖｅｒ， “ Ｉｒ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Ｊａｖａｄ Ｚａｒｉｆ： ‘ Ｉｔ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ｆ Ｕｓ，” ＣＮＮ， Ｊｕｌｙ

１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ｂｌｏｇｓ．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７ ／ ｉｒ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ｊａｖａｄ⁃ｚａｒｉｆ⁃ｉｔ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ａｌｌ⁃ｏｆ⁃ｕ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会见司法官员时的讲话，参见“ Ｉｒａｎ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ｎ Ｉｒａｑ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ＳＩＳ” ．

“ Ｉｒａｎ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ｎ Ｉｒａｑ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ＳＩ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Ｑｕｄｓ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ｎ Ｉｒａ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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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伊拉克什叶派秉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没有响应霍梅尼推翻萨达

姆政权的宗教号召。 时隔多年，伊朗依然担心，直接派兵参战或将激化伊拉克国内

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
第五，宣示保卫什叶派圣地的底线原则。 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城略地，伊

朗领导人多次表达了保卫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的底线。 伊朗总统鲁哈尼曾明确宣示

过伊朗的“红线”———不允许巴格达被恐怖分子占领，更不会放任恐怖分子占领卡尔

巴拉、纳杰夫等宗教圣地。① 什叶派圣地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对圣地圣陵的崇拜是

什叶派表达宗教情感的重要方式。 “一个侯赛因的陵墓胜过千军万马，没有什么比

这更能引起什叶派信徒广泛且持久的共鸣。 ……共同的信仰体系、宗教仪式、庆祝

活动和宗教情感，将什叶派各支派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什叶派

大家庭。”②巴格达是伊拉克什叶派政权的政治中心，巴格达的沦陷意味着什叶派政

权的颠覆；而卡尔巴拉、纳杰夫等什叶派圣地一旦遭到“伊斯兰国”组织的攻陷，什叶

派的宗教历史根源将被切断。
面对“伊斯兰国”组织日益增长的威胁，伊朗在遵循上述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向

伊拉克提供了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
在政治上，伊朗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和各族群派别共同抵抗“伊斯

兰国”组织的行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强调伊朗支持并尊重伊拉克

人民的选择，“无论伊拉克选择谁做总理，我们都全力支持伊拉克总统和议长，对我

们而言，我们首先要尊重伊拉克人民的选择”③。 伊朗议长拉里贾尼也表示，“伊拉克

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一直坚持所有族群必须积极和

建设性地参与伊拉克权力机构的建设”④。 阿巴迪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当选为伊拉克总理

后，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里·沙姆哈尼表示，伊朗呼吁“伊拉克所有团体

和联盟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应对外部威胁”⑤。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伊拉克议会民族联

盟代表阿巴斯·贝雅提访问伊朗期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伊朗不会让伊

拉克独自面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斗争。
在军事上，为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朗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

军事援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伊朗与伊拉克签署军事援助协议，伊朗向伊拉克提供包括

小型武器、迫击炮、坦克和炮兵弹药在内的军事装备。 摩苏尔沦陷后，伊朗公开向伊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 Ｉｒａｎｓ Ｒｏｕｈａｎｉ Ｂｌａｓｔｓ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 Ｕ．Ｓ．⁃Ｌｅ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ＮＢＣ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ｂｃ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 ／ ｉｓｉｓ⁃ｔｅｒｒｏｒ ／ ｉｒａｎｓ⁃ｒｏｕｈａｎｉ⁃ｂｌａｓｔｓ⁃ｉｓｉｓ⁃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ｕ⁃ｓ⁃ｌｅｄ⁃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ｎ２０５４９６，登录时

间：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冀开运：《伊朗现代化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８０－２８１ 页。
Ｍｉｃｋ Ｋｒｅｖｅｒ， “ Ｉｒ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Ｊａｖａｄ Ｚａｒｉｆ： ‘ Ｉｔ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ｆ Ｕｓ” ．
“ Ｉｒａｎ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ｎ Ｉｒａｑ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ＳＩＳ” ．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Ｉｒａｎ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ｓ Ｉｒａｑｓ ＰＭ Ｐｉｃｋ， Ｓｎｕｂｓ Ｍａｌｉｋｉ，” Ｙａｈｏ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ｉｒａｎ⁃ｂａｃｋｓ⁃ｃｈｏｉｃｅ⁃ｉｒａｑ⁃ｐｍ⁃ｔｏｐ⁃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ｙｓ⁃１００３００９１７．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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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提供无人侦察机。 随着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恶化，伊朗开始每天向伊拉克空运

１４０ 吨的军事装备，包括火箭弹、重机枪和火箭发射器等。① 同时，伊朗还通过向伊

拉克派遣安全顾问，为该国政府和军队提供支持。 摩苏尔陷落后，苏莱曼尼及其率

领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迅速被派驻至伊拉克。 此后，苏莱曼尼频繁出现在伊拉

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伊拉克安全部队、什叶派民兵和逊

尼派民兵收复提克里特战役的指挥官就是苏莱曼尼。 除提供战略物资和战术指导

外，苏莱曼尼还向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部队提供资金支持。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伊拉

克议会通过法案，正式确立什叶派民兵部队作为国家武装部队成员的地位。 伊朗还

为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培训和咨询，建立了联合作战中心，促进伊拉克政府军和

库尔德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与沟通。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伊拉克政府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

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等反恐力量的建立，使伊朗避免了被迫直接大规模出兵伊拉克的

局面。
（三） 伊朗应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与措施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安全局势严重恶化。 当时隶属于“基地”组织

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组织成员乘机潜入叙利亚， 成立 “ 支持阵线 （ Ｊａｂａ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ｈ）”，该组织之后发展成为叙利亚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反政府逊尼派极端武

装之一。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布合并“伊拉克伊斯

兰国”和“支持阵线”，并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巴格

达迪宣布建立“哈里发国”，自称哈里发，并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 尽管遭到“基
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和“支持阵线”头目朱拉尼的反对，巴格达迪依然打着“伊斯兰

国”旗号在叙利亚内战中搅局，并导致“伊斯兰国”组织与“支持阵线”一度交恶并发

生激烈冲突。
作为叙利亚的盟友，伊朗在叙利亚的底线是保住阿萨德政权。 “伊斯兰国”组织

和“支持阵线”是叙利亚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极端武装。 对伊朗而言，叙利亚是伊朗

与沙特开展地缘博弈的重要舞台。 以色列前摩萨德官员认为，“阿萨德政权摇摇欲

坠，叙利亚正在成为伊朗的阿喀琉斯之踵”②。 不同于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叙利

亚阿萨德政权是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阿拉维派）政权。 在叙利亚内战中，叙反对派

组织在国内拥有广泛的（逊尼派）教派基础，在国际上受到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和土耳其的支持。 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升级，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从境外涌入

叙利亚参加内战，加入了各种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
在应对叙利亚危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伊朗制定了一整套战略。

·７２·

①
②

Ｄｉｎａ Ｅｓｆａｎｄ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ｉａｎｅ Ｔａｂａｔａｂａｉ， “ Ｉｒａｎｓ ＩＳ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 ９－１０．
Ｅｆｒａｉｍ Ｈａｌｅｖｙ， “ Ｉｒａｎ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Ｈｅｅ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０８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ｔｏ⁃ｗｅａｋｅｎ⁃ｉｒａｎ⁃ｓｔａｒｔ⁃ｗｉｔｈ⁃ｓｙｒｉａ．ｈｔｍｌ？＿ｒ＝ 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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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直接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援助。 第二，寻求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来维

护阿萨德政权，主要表现为敦促阿萨德政权压制对手、实行改革、与合法的叙反对派

进行谈判，并提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和平计划。 第三，建立一个亲阿萨德的国际阵

营，防止中立国家加入西方主导的反阿萨德联盟。 第四，向叙利亚提供经济支持，维
护伊朗在叙的经济利益。 第五，强化伊朗在黎巴嫩的影响，扶植独立于真主党的新

力量。 第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示黎巴嫩真主党，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阿萨

德政权，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①。
伊朗对叙利亚的军事援助是上述战略的关键。 可以说，没有伊朗和黎巴嫩真主

党在军事上的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难以维系至今。 伊朗对叙利亚采用渐进式的

军事介入，从最初的技术情报支持到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再到直接派遣军事人

员帮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组织什叶派志愿军赴叙利亚参战等。 随着叙反对派武装

力量的壮大，伊朗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力度也逐渐增强。 伊朗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向

叙利亚派遣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成员，训练叙利亚部队和亲政府民兵开展非常规、
不对称的新型战争，组建准军事部队。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加剧，伊朗通过

增派精锐部队圣城旅，加大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力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西方媒体发布

据称是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现身叙利亚的照片，暗示伊朗地面部队已

进入叙利亚作战。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４ 日，伊朗陆军协调与作战部副部长阿里·阿拉斯特

表示，伊朗军队已在叙利亚部署特种部队 ６５ 旅，这是伊朗首次对外宣布向叙利亚派

遣特种部队。 此外，伊朗还组织协调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什叶派志愿

者进入叙利亚参战。
在叙利亚战场上，“伊斯兰国”组织并非一直是阿萨德政权的首要威胁。 叙利亚

政权的直接利益集中在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南部和卡拉蒙地区；“伊斯兰国”组
织的势力范围在该国东北部，其在当地的主要对手是叙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 西方

国家曾指责阿萨德政权和“伊斯兰国”组织协同作战，共同打击叙反对派武装，但始

终没有确凿的证据。 有学者指出，“阿萨德非常乐意让‘伊斯兰国’组织发展壮大，并
借助其影响力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②。 实际上，在奉行极端意识形态的“伊斯兰

国”组织看来，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政权无异于“邪恶的异教徒政权”，这种结构性冲突

不存在妥协与调和的可能，更遑论所谓的协同作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强力支持陷于绝境的阿萨德政权，进

而扭转了战场局势。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援下收复了第

二大城市阿勒颇，标志着叙利亚内战形势出现重大转折。 作为叙利亚邻国的土耳其

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以来调整外交政策，一度脱离了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西方和阿拉伯

·８２·

①

②

Ｍｏｈｓｅｎ Ｍｉｌａｎｉ， “Ｗｈｙ Ｔｅｈｒａｎ Ｗｏｎｔ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Ａｓｓａｄ（ ｉｓｍ），”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８６－８８．

［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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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与俄罗斯和伊朗结成新联盟，意在通过参与和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维

护本国利益。 在此形势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伊斯兰国”组织推翻的可能性已大

幅降低，借助俄罗斯等外部力量，伊朗阶段性地实现了自己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

三、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中的大国因素

伊朗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具有“准国家

化”特征的“伊斯兰国”组织是新型国际恐怖组织，尽管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性质已

形成共识，但在打击该组织的问题上，各方都努力维护自身利益，借反恐来强化盟友

关系和打击对手。 美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等域内外大国是伊朗制定对“伊斯兰

国”组织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 美国因素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坐大，从内因看是两国内部各种矛盾激

化、社会治理失当所致，从外因看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果。 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扶持

沙特等保守的伊斯兰力量，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１９７９ 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通过加大对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的支持来抗击苏联。 ２００１
年的“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引发的地区乱

局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以来，美国支持利比

亚和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长期以来的敌对关系，美国与伊朗双方互不信任。 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伊

斯兰国”组织的崛起负有主要责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扶植了该组织；美国对

待“伊斯兰国”组织持双重标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流于形式；伊朗与

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只能进行有限合作；美国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不
能出动地面部队。 而在美国看来，伊朗始终是美国的一个威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在 ２０１４ 年的一次采访中毫不讳言地指出，伊朗对美国的威胁要远大于“伊斯兰

国”组织。 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政治家和高层决策者的真实看法。①

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国”组织对美伊两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 对美国而言，
如果伊拉克政权被极端势力推翻，意味着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中东反恐政策的彻底失

败。 对伊朗而言，“伊斯兰国”组织不仅威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而且将

什叶派穆斯林作为主要攻击对象。 美国曾一度想绕开伊朗，单独组建打击“伊斯兰

国”组织的反恐联盟，伊朗领导人也高调表示不会与美国合作。 但是，面对“伊斯兰

国”组织的威胁，伊朗和对手美国的合作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以来，在伊拉克政府军地面力量的配合下，美国空袭“伊斯兰国”组

·９２·

① 刘林智：《打击“伊斯兰国”，伊朗动机何在》，载《解放军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第 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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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效果显著增强。 美伊双方在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达成了某种默

契，美国默许伊拉克政府接受伊朗对该国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武器和后勤援助。① 美

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组织的现实威胁，也减少了伊朗直接干预

伊拉克地面战场行动的需要。
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伊朗视为自己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大威胁，但面对“伊斯兰

国”组织更加严峻的现实威胁，美国不得不“两害相较取其轻”。 在推翻阿富汗塔利

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促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的签订，客观上再次缓解了伊朗的地缘政治压力。
（二） 沙特因素

伊朗和沙特分别是中东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代表，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处于

对立和冲突状态。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开始对外“输出革命”，令沙特王

室统治的合法性和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对

沙特的立场一度由激进对抗转向温和务实，但基本矛盾仍未消除。 “阿拉伯之春”以
来，中东地区日益严重的教派矛盾加剧了伊朗与沙特两国的紧张关系。

有学者认为，以瓦哈比派教义立国的沙特一方面与“伊斯兰国”组织在意识形态

上具有相同的反什叶派思想基础，沙特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教圣地，成为

伊斯兰世界事实上的“反什叶派中心”②；另一方面，沙特王室与“伊斯兰国”组织也

存在冲突。 该组织认为沙特王室与西方势力同流合污，不是真信者，而是腐败分子，
已丧失统治伊斯兰教圣地的合法性。 “伊斯兰国”组织一度宣称要进军麦加，夺回圣

地，与沙特争夺逊尼派的正统地位。 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强调，“首先对付‘拉菲达’
（什叶派）……其次是苏鲁勒（即沙特的逊尼派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

们的基地”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沙特将“伊斯兰国”列为恐怖组织，宣布该组织是伊斯兰

教最大的敌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沙特宣布组建由 ３４ 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反恐

军事联盟。
事实上，沙特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始终三心二意，其主要目标是借反恐

之名，行防范和遏制伊朗什叶派势力扩张之实。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沙特同海合会国

家计划设立联合军事指挥部，应对伊朗以及“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

义势力的威胁。 巴林外交部长哈立德·哈利法指出，新的海合会军事部队两年前开

始运作，从现在开始“协调”，反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威胁和也门乱局。④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担任轮值主席的沙特和土耳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公报中声明：“会议

·０３·

①
②

③
④

周鑫宇、石江：《“伊斯兰国”最新发展趋势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４４ 页。
Ｊｅｓｓｉｅ Ｍｏｒｉｔｚ，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ａｓｎ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４， ２０１４， ｐ． １．
Ｇｒａｅｍｅ Ｗｏｏｄ， “Ｗｈａｔ ＩＳ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Ｖｏｌ． ３１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７８－９３．
“Ｊｏｉｎｔ ＧＣＣ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Ｔｅｒｒｏｒ，”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ｄ ／ ｎｅｗｓ ／ ６６９０９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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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伊朗干涉该地区各国以及巴林、也门、叙利亚和索马里等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

国的内部事务，以及持续支持恐怖主义。”①面对沙特的战略遏制和刻意渲染的教派

冲突，念及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地位，伊朗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时竭力否认

和淡化教派色彩，强调它的恐怖组织性质。 与此同时，伊朗也组织中东国家的什叶

派志愿军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军事

行动。
（三） 俄罗斯因素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叙利亚和前苏联

缔结了为期 ２０ 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叙苏联盟关系正式形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

留了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延续了两国的军事合作。 迄今，叙利亚是俄罗

斯在中东唯一拥有军事基地的国家。 一旦失去叙利亚，俄罗斯就会失去在地中海地

区的战略威慑力，不得不面对北约东扩进一步挤压其战略空间的现实。 俄罗斯确保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不倒的立场与伊朗不谋而合。
在叙利亚，俄罗斯在支持阿萨德政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进程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 在外交上，俄罗斯多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否决了涉叙决议草案。 在军

事上，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对该国境内的极端组织进行空中打击，
扭转了叙利亚战场局势，挽救了叙利亚政府免于覆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叙利亚

政府宣布收复阿勒颇。 １２ 月 ３０ 日，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促成的叙利亚政府与反

对派武装停火协议生效。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俄罗斯、伊朗与土耳其促成的叙利亚和

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俄罗斯“以打促和”的局面逐渐明朗。
俄罗斯和伊朗在捍卫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方面保持立场一致。 政治上，两国都主

张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须经叙利亚政府同意，并
主张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屡次动用否决权，在谈判中明确

拒绝反对派要阿萨德下台的前提条件，军事行动高调且成效显著。 相比之下，伊朗

的军事援助和出兵助战则显得低调谨慎。 究其原因，介入叙利亚战事对俄罗斯而言

是以维护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利益为目标；对伊朗而言则是唇亡齿寒的生存之战，
并伴有复杂的教派、政治和民族利益。 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发挥了阶段性的主导作

用，但对阿萨德政权力挺到底的还是伊朗。
（四） 土耳其因素

土耳其是叙利亚的重要邻国，两国共同拥有 ５６０ 英里（约 ９００ 公里）的陆地边界②。
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地区大国中，土耳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阿拉伯之

·１３·

①

②

“Ｍｕｓｌ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ｕｓｅ Ｉｒａ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ｎｅｗｓ ／ ９１０５９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Ｄａｓｈａ Ａｆａｎａｓｉｅｖａ，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ｕｉｌｄｓ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ｏｋｅ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ｓｙｒｉａ⁃ｃｒｉｓｉｓ⁃ｔｕｒｋｅｙ⁃ｗａｌｌ⁃ｉｄＵＳＢＲＥＡ４４０９Ｚ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



海湾国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春”发生后，土耳其视其为自身崛起和推行“土耳其模式”的大好时机，不仅公开表态

要求阿萨德下台，而且断绝了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并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 直到

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仍在支持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在内的叙极端组织和

反对派组织。 土耳其对取道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量外籍极端分子视而

不见，一度成为叙反对派武装的后方基地。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首要目标是

推翻阿萨德政权和防范库尔德势力坐大，其次才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但在内外

压力下，土耳其逐步调整对叙政策，放弃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同时继续支持

叙反对派中的“叙利亚自由军”。 作为回应，“伊斯兰国”组织开始对土耳其频繁发动

恐袭。 同时，土耳其担心美国支持叙北部库尔德武装抵抗“伊斯兰国”组织会使土国

内的库尔德分裂势力乘势坐大，因而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渐趋积极。
在叙利亚内战中，土耳其原属美国和沙特阵营，与俄罗斯和伊朗立场对立。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导致土俄关系恶化。 然而，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致信普京，就土军方击落俄战机事件向俄方道歉。 ７ 月，土耳其发生未遂

军事政变，土耳其指责美国是政变的幕后主使，土美关系趋冷，俄土关系迅速回暖。
土耳其一改先前坚持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立场，和俄罗斯开始联手打击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组织，致力于推动叙政府和叙反对派的和平谈判。 土耳其在未遂政变后

大幅调整政策，一方面派兵进入叙利亚北部压制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另一方面脱

离颠覆阿萨德政权的西方和阿拉伯阵营，与俄罗斯、伊朗结成新联盟，试图共同主导

叙利亚危机后半程，推动政治解决，确保本国利益。① 土耳其的政策调整有利于伊朗

在叙利亚维持阿萨德政权的目标，但不可否认，土耳其的这种政策调整只是顺应形

势的战术调整，其战略目标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四、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影响及前景

至 ２０１６ 年底，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
织遭受重创。 叙利亚政府军拿下阿勒颇后，叙利亚内战出现重大转折。 在俄罗斯和

土耳其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叙政府和反对派逐渐倾向于通过和谈解决“伊斯兰国”
组织等相关问题。 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组织正在合力打击盘踞在摩苏尔的“伊斯兰

国”组织势力，成效显著。 然而，“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和伊朗的威胁仍未完全

消除。
（一）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效果

“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偏执和残暴使其与整个国际社会为敌。 在国际社会的

合力打击下，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效果明显，初步实现了消除“伊斯兰

·２３·

① 马晓霖：《中东力量博弈孰胜孰负》，载《参考消息》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５ 日，第 １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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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组织对伊朗威胁的战略目标。
在军事上，在伊朗等国的支持下，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政府变被动为主动，解除

了“伊斯兰国”组织推翻现政权的威胁。 在伊拉克，攻陷“伊斯兰国”组织最后军事据

点摩苏尔的战役胜利在即；在叙利亚，围攻“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拉卡的战役也在

稳步推进。 作为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政治实体，“伊斯兰国”组织在军事上对伊朗构成

的安全威胁已基本解除。
在政治上，“伊斯兰国”组织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挑战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

企图正在趋于幻灭。 国际社会在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已达成诸多共识。
曾为叙利亚反对派极端武装提供支持的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开始转变立场，加
入了反“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 这使得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
获得了地区和国际力量的支持。

在宗教上，“伊斯兰国”组织滥杀无辜的残暴行为凸显了其反人类的本质和恐怖

组织的性质。 包括沙特大穆夫提、埃及爱资哈尔大教长在内的逊尼派宗教领袖都向

世人揭示了该组织的反伊斯兰性质，使其在伊斯兰世界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和正当

性，“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在宗教安全层面的威胁得以消除。
（二）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影响

首先，伊朗通过制定和实施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实现了维护叙利亚和

伊拉克现政权的政策目标，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

阿萨德政权”的什叶派同盟，提升了地区影响力。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后，伊朗利

用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促成了叙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和谈进程的开启。 伊朗受邀参加

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促成的阿斯塔纳叙利亚问题和平会议，成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

要参与方，凸显了伊朗在解决“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其次，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伊朗彰显出作为地区大国的实力和影

响力。 伊朗与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关系因此一度缓和或改善。 伊朗和美国在

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双方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有限合作以

及伊朗核协议的签订使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伊朗与俄罗斯基于维护阿萨德政

权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
最后，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未能改善其与中东逊尼派主要国家的关

系。 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坐实恐怖组织的恶名，无法代表逊尼派国家与什叶派头号

大国伊朗叫板，但逊尼派国家对伊朗的警惕和戒心甚至超过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

防范。 从 ２００４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到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公报中对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和“支持恐怖主

义”的指责，都凸显出逊尼派国家对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的重视与防范。 伊朗与中

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仍将持续。
（三） 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前景

首先，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势力对伊朗的威胁短期内难以消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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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反什叶派思想是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中东逊尼派极端势力意识形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且在逊尼派国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这种反什叶派思想经过“伊
斯兰国”组织所谓的“教义”包装，更具欺骗性和蛊惑性。 即使“伊斯兰国”组织的政

治实体被消灭，滋生其极端意识形态的土壤仍未根除。 对伊朗等什叶派力量的偏见

和仇恨将在中东逊尼派国家长期存在。
其次，伊朗依然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与挑战。 在伊拉克，摩苏尔收复在即，但摩苏

尔战役胜利后的伊拉克各政治派别能否捐弃前嫌、共同建设国家，仍存在很大变数。
尽管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享有高度自治，逊尼派部落和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但伊拉

克的政治制度设计决定了什叶派的优势地位，伊朗与伊拉克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符合

其地缘政治利益。 在叙利亚，俄罗斯的介入使叙政府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阿萨德

政权暂保无虞。 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伊朗的立场日趋强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美国借“化武事件”首次空袭了叙利亚政府空军基地。 美国及其阿拉伯逊尼

派盟国仍未放弃推翻阿萨德政权的企图，正在加强对叙反对派的支持。 在美国、俄
罗斯、土耳其、沙特等域内外势力的干预下，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即

使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和平谈判就国家重建达成一致，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政权

也难以继续维持先前的威权治理模式。 在此背景下，伊朗对叙利亚的影响程度恐难

长期维系。
最后，“伊斯兰国”组织激化的教派矛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难以消弭。 什叶派

与逊尼派的矛盾由来已久。 １９７９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教派矛盾逐渐成为影响

中东政治和局势走向的重要变量。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有意突出逊尼派

与什叶派的教派差异，通过强调逊尼派的正统性和谴责什叶派的“异端”倾向来强化

教派认同，以此消解伊朗伊斯兰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 ２００３ 年的伊拉克战争、２００６
年的黎巴嫩战争以及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进一步提升了中东伊斯兰国家什

叶派的政治抗争意识，加剧了中东国家内部和地区范围内的教派斗争和矛盾。 在此

背景下，叙利亚内战逐渐演变为具有强烈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并成为“伊斯兰

国”组织用来激化教派矛盾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契机。 伊朗虽然强调“伊斯兰国”
的恐怖组织性质，通过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对其进行打击，淡化反恐政策中的

教派色彩，但这一策略的效果不彰。 可见，教派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和理论武

器，仍将对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长期发挥影响。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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